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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诞生自控制论的“赛博格”高度概括了当今人类社会生活，人类与非人

类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由此进入后人类主义时代。赛博朋克电影作为科幻电影的分支，其“高科技，低

生活”的影视内核映射出此类电影“反乌托邦”的理念，而赛博格作为赛博朋克电影中的主体形象，实

则处于边缘化的身份困境之中。本文以影片《银翼杀手2049》为例，以赛博格对于边缘化的身份焦虑与

身份认同需求为出发点，探析后人类时代下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焦虑与迷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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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he “cyborg” born from cyber-
netics highly summarizes today’s human social life, and the boundary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blurred, thus entering the post-humanist era. As a branch 
of science fiction movies, cyberpunk movies’ “high-tech, low-life” film and television core ref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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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dystopia” in such films, while cyberpunk movies, as the main image in cyberpunk 
movies, are actually in a marginal identity dilemma. Taking the film Blade Runner 2049 as an ex-
ample, this paper takes cyborg’s identity anxiety and identity needs on marginalization as a start-
ing point to explore the anxiety and confusion of human beings about their own identity in the 
post-human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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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 世纪末期科技快速发展，科学技术逐渐进入人们生活，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演进，

科技伦理也成为了人们讨论的重点话题。斯坦福大学的组织行为学教授 Michal Kosinski 于 2023 年二月发

表文章，表示曾经被视为只属于人类的“心智”，如今已在人工智能模式中体现出来。他的研究团队挑

选了一些语言模式作为智力开发的测验，在此之前没有给出例子或者进行预先培训。Michal Kosinski 发
现，在 2022 年一月公布的 ChatGPT-3 已经能够完成 70%的心理理论任务，“心智程度”相当于 7 岁的孩

子；而 Chat GPT-3.5 模型(进阶版)则可以完成 92.5%的心智理论任务，其“心智”相当于 9 岁的人类。这

一研究发现意味着，曾经仅存在文学与影视作品中的高级人工智能已赫然“降临”。正如美国科幻批评

家 Hubert W Frank 所说：“科幻电影是发生在一个虚构的，但原则上是可能产生的模式世界中的戏剧性

事件。”人工智能时代，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逐渐模糊，人类由此步入后人类主义时代，人类的中心地

位被解构，这一思想体现在各类影视作品中，其中由 1968 年菲利普·K·迪克创作的《仿生人会梦见电

子羊吗？》改编的科幻电影《银翼杀手 2049》中，赛博格作为叙事主体映射出人类对于未来自我身份的

探索与表达。 

2. 赛博格：赛博朋克电影中的新人类 

赛博朋克题材的电影在现代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逐渐受到更多人们的关注。除人类外，赛博格

也是赛博朋克电影中极具特色的重要艺术形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银翼杀手》系列，这些作品

呈现了赛博格作为主角的情节。 
1948 年维纳在其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一书中提出了“赛博

(cybernetics)”一词。在此书中，他模糊了机器与人类的边界，认为小到生命个体的自我调节到整个社会

的协同运作都存在相似的信息反馈与通讯系统，将生物系统以及机器系统的反馈机制开始对等，为后人

类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1960 年克莱因斯和克莱恩在《赛博与空间》中提出“赛博格”

(Cyborg)，确立“人–机”复合体的技术概念，为 20 世纪 20 年代以来的虚构形象带来了语言能指。赛博

格在哲学和社会学中的概念形象由美国跨学科学者、女性主义者唐娜·哈拉维进一步完善，她在 1985 年

发表的《赛博格宣言：20 世纪晚期的科学、技术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文中，将赛博格定义为

“机器与生物体的混合，既是虚构的生物也是社会现实的生物”，从而解放赛博格的实体形象，使之从

实际形象转变为隐喻模糊边界下的意识观念的载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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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博格的身体由两部分组成，一是自然肉体，二是机械。由此对于赛博格基本属性的分类便成了难

题：人机合一的赛博格究竟是人类还是机械？有些学者认为，机械是对人体本身的改造，并不能改变其

作为人的特性。但反对其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部分认为赛博格模糊了生物与机械之间的界限，很难

对其有明晰的定义。与仿生机器人、生物机器人以及仿生系统不同，尽管人们普遍将赛博格认为是包括

人类在内的有机哺乳动物，但是他们也可以是其他生物体。但持反对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部分理论

家担心赛博格会模糊生物和机械之间的界限，很难对其定义。尽管人们普遍将赛博格视为如同人类般的

有机哺乳动物，但是他们也可以成为其他种类的有机体。 
正是赛博格身份的模糊性与难解性，使得当前科技语境下对于人类的定义也产生了怀疑，特别是数

码通讯和生物工程的发展，已经渗透进生活各方各面之中，从物质、生物以及历史的角度来看，对“人”

的定义产生了根本性变化。1988 年，斯蒂夫·尼古拉斯在《游戏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后人类的宣

言》的文章，他第一次提出了“后人类”的概念，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后人类”的时代，可以通过自

己的设计、改造和模拟来创造新的种族。而唐娜·哈拉维更是将赛博格的研究拓展至虚拟世界，把赛博

格看作是“后人类”的最佳映射，认为当前社会已发展至“后人类主义”时代。 

3. 赛博格的边缘化身份危机 

技术改革必将带来思想的转变，赛博格的出现使得人类进入后人类主义时代，人作为主体的中心地

位开始解构。“后人类”指的是与现代科技高度交融的“超越人类自然状态的人”或“具有人类特征的

实体”[2]。它是兴起于 20 世纪 90 年代西方的一种思潮，旨在推翻人文主义中人类作为世界历史的中心

地位，是一切普通生命力为中心的平等主义。后人类主义反对了人本主义中以“以人为本、自我实现”

的观念，反而采取“人形去中心化”的理念。后人类主义和赛博格都试图通过一定的手段将生命从传统

的自然定义中解放，使其具有更为多元的意义，这是共通之处，但不同的是，后人类主义更加注重人类

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注重观念上的转变，而赛博格更加注重的是技术方面的变革。人类和非人类之间的

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从而实现了物理层面上的“人形去中心化”[3]。 
物理层面的变化引发了社科层面的变革，随着机械化改造和虚拟 AI 的出现，我们可能需要重新审视

“人”的定义，并思考人类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和界限。这可能会引起身份危机，但也可能打开新的可能

性，例如人类与机器能够更深入地合作和互相补充。在未来，人类需要认真思考如何适应这些变化，并

探索创造一种更加包容和平衡的社会秩序。在电影《银翼杀手 2049》中，主要的叙事者与剧情推动者皆

为仿生人，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无论是人类接受机械化改造还是虚拟 AI 的出现，皆说明了不再像从

前那样，以人类为中心化，而是发展成为了“人形去中心化”，那在未来，人类以何种身份自处？人类

是否会面临身份危机？此类问题在赛博朋克电影中皆有提及。 

3.1. 赛博格的身份转向 

“身份”(identity)的意思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自我认识，它是自我意识的产物：我或我们有什么

特别的素质而使得我不同于你，或我们不同于他们。有几位学者指出过，identity 是“个性和特性”(自我)
的形象，行为者特有并通过与他人的交往而形成的这一形象，有时还改变这一形象[4]。与此同时，identity
在英语中还有“认同”、“同一性”的意思。由此可得，身份具有两方面含义：第一种含义是客观的，

是指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认定和表达，是对自我的认识，回答的是“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

去？”的问题；而第二种含义是主观的，是指人类对于身份认同的寻求，回答的是“我属于谁、我像谁、

我和谁”的问题。 
在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仿生人 K 被植入了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记忆，从而使仿生人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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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是仿生人瑞秋的后代，这一刻他开始怀疑自己的身份，“我是谁？我从哪来？”的问

题成为了推动剧情的动力之一，而后复制人组织得到了他可能是仿生人后代的消息时，提出让仿生人 K
加入他们的建议，“我属于谁？我像谁？我和谁？”的问题又开始困扰着仿生人 K。在剧情发展过程中，

仿生人 K 从单纯的仿生人身份转变为仿生人后代的身份，并随着仿生人组织对其寄予的期盼，甚至有可

能转变为仿生人组织领导者的身份，但随着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身世的揭晓，仿生人 K 又回到了其单

纯的仿生人身份之中，但在这一过程中，影片通过多种手段对其身份进行构建。 

3.2. 赛博格的身份建构 

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主角仿生人 K 的身份随着剧情发展进行了多次转变，影片开始通过仿生人

K 与仿生人萨博·莫顿的对话阐述了男主的身份，随着但影片中不仅仅通过台词来展现出主角身份的转

变，随后让仿生人 K 调查仿生人瑞秋尸体的任务过程中，种种线索指向仿生人 K：他可能是仿生人的后

代，仿生人本是不可以繁衍后代的，而这一事实的出现必将引起整个世界的变革。而使仿生人 K 产生这

样怀疑的主要来源于他幼时的记忆。 
个人对自我身份的理解是个体认知内部的过程，通过与他人产生同一性与差异性互动而产生自我认

同，而这种自我认同的建构往往是通过记忆而形成的。英国哲学家、经验主义创始人约翰•洛克在其著作

《人类理解论》中提出，人在出生时他的意识犹如一块白板，当外界事物作用于这块白板时，白板上就

会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迹，因此，人在年轻时所接受事物的影响比他后来所接受事物的影响更加深远，因

为它们是自我的根源，它们是第一波停留在白板上的印迹[5]。独立的个体无法纯粹地存在于这个世界上，

他必须通过记忆来建构身份，通过了解过去的事物来追溯自我，因此记忆成为了过去与现在的链接，成

为了了解自我的根源所在。 
而在洛克的理论基础上，大卫·休谟更加明确地指出，记忆不但能够建立同一性而且有助于同一性

的不断生成。他认为如果我们没有记忆，我们就无法理清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也就失去了因事物之间

因果联系而构成的自我人格。当我们有记忆时，我们便可以从记忆中获取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建立个

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还可以把这种关系扩展到我们记忆之外的地方。 
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被植入仿生人 K 的芯片之中，使它们二者有了共

同的记忆，通过这段共同的记忆，让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知道了藏木马这段记忆是真实存在的，使造

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明确了其作为复制人后代的身份，同时也使仿生人 K 陷入了对于自我身份的怀疑之

中。影片剧情通过这段共同的记忆向观众提供了两个角色的身份线索，成为了推动剧情发展的要素之一，

同时也向观众提示了影片探寻的主要问题：在未来被科技覆盖的世界中，大家是如何辨别人类与非人类？

只有人类才会拥有真实的情感与记忆吗？人类与非人类的界限逐渐模糊的情况下，人类又该如何自处

呢？ 

3.3. 赛博格的身份焦虑与认同需求 

在未来世界中，赛博格占有相当大的“公民比例”，赛博格受到科技公司高度的管理与控制，他们

主要负责完成最为辛苦与危险的工作，例如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仿生人 K 就是一名银翼杀手，负责

追杀之前被淘汰的仿生人，可即便如此，他也只能住在破旧的大楼里，穿行在肮脏的地下城之中，与华

莱士公司这类资本高度集中的组织所在的简洁空间形成鲜明对比。赛博格们不能有自己的思想与情感，

每次执行完任务都要回来接受“图灵测试”，以此确认他们是否产生了情感波动，他辛苦工作得来的报

酬可以让他为自己的虚拟女友买一个发射器，可是在完成新任务的过程中发射器却被华莱士公司的老板

助理拉夫毁灭了发射器，虚拟女友乔伊就此与他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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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赛博格，一方面他们能够借助科技的力量使身体潜能得到最大激发，他们能够快速愈合伤口甚

至永生；但另一方面，他们却要忍受着边缘化的境遇，接受别人植入其芯片中的虚假记忆，从而造成了

断裂的身份认同与严重的意识危机。仿生人 K 的虚拟女友乔伊因为投射器受毁而永远消失，可在大楼巨

型广告牌上，仿生人 K 看见了科技公司批量生产的乔伊形象的虚拟女友出现，并且也叫乔伊，那一瞬间

仿生人 K 与观众产生了同样的质疑：虚拟女友是否也具有情感？那句“我爱你”是否也只是科技公司设

置在机器芯片中的话语？处于边缘化的仿生人 K 对于虚拟女友的身份产生了质疑从而产生了对其自身身

份的迷茫与焦虑，因此他渴望证实自己就是复制人的后代，渴望得到大家的认同与支持，因为在他看来，

只有真实的人类才能产生真正的情感，才可以真实地拥有女友，不用受到其他人的冷嘲热讽，在这一过

程中他的实体并没有发生改变，改变的只有他自身的认知。 

4. 后人类主义时代的身份认同：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担忧 

人本主义发源于 14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认为人基于理性精神具有先验的自由意志，强调以人为本、

自我实现，并自笛卡尔理性主义盛行后，发展为主体性哲学。与主体性密切相关的是人作为主体的独特

价值：先验的理性和自由意志[6]。赛博格通过技术改造身体，使得人类与非人类、有机体与无机体之间

的界限变得模糊。人本主义中所强调的“以人为本”的理念在后人类时代被解构，从“以人类为中心”

的地位转变为“人形去中心化”的地位，基于人类自然本体的身份认同也由此轰然倒塌。当人类不再是

世界历史的中心，取而代之的是其他形式的“生命体”，此类“生命体”或许会具有先验的理性和自由

的意志，而我们作为人类，也面临着该如何展现人类作为主体独特性的问题。 
在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人类组织华莱士公司在法律明令禁止生产仿生人的情况下仍然致力于

研究新型仿生人，从而为人类进行更好地服务，华莱士公司一方面利用仿生人来完成扩张，而另一方面

也对仿生人进行着高度控制，通过图灵测试来了解仿生人是否产生了情感波动，是否会具有人类的根本

特征。这其实在某种程度上反映的是人类对于自我身份的担忧：人类是否是不可替代的？人类缘何为人

类？影片《银翼杀手 2049》中华莱士公司制造出了与人类高度相似的仿生人，他们是赛博格的控制者，

但与此同时，赛博格对人类地位也产生了威胁。同时影片中也出现了令人类担忧的未来发展方向，当仿

生人领袖馥蕾莎知道仿生人可以自主生育后代时，企图发动起义来消灭人类，让仿生人成为自己的主人，

并且仿生人组织的口号也十分具有讽刺意味：比人类更像人类。这类所思所想所为，不正说明了后人类

主义时代的赛博格也具有非物质性的存在意义，甚至说明无机体也具有思想性的可能。 
影片中仿生人 K 具有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的记忆，因此这两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比性，影

片结尾处，仿生人 K 带老代仿生人里克·迪卡德去见自己的女儿，仿生人 K 在后人类废墟之中伸手接住

了真实的雪花，而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作为真实人类却只能被隔离在无菌空间中通过虚拟技术看见漫

天雪花，此时不仅引观众人深思：仿生人 K 和造梦师安娜斯特林博士谁更像人类？ 

5. 总结 

仿生人 K 在影片中的身份成了从复制人到真实的人再到复制人的转变，这一转变过程形成了影片中

仿生人与人类组织的之间冲突与危机，而这一危机恰好映射了人类对于其主体地位的担忧与焦虑：当世

界不再以人类为中心，我们该如何存在？我们又以何种身份自处？海勒曾经说过：“后人类不意味着反

人类，也不意味着人类的终结，相反，它意味着某种特定人类的终结[7]。”当我们置身于后人类时代之

中，人本主义被推翻，人类对于自己的身份、地位有了新的思考，这将会不可避免地让人类产生身份焦

虑与认同需求。后人类时代已经来到，这对人类重新认知自我、定位自我提出了新的要求，人类也面临

着重新定义身份和重新审视自我价值的挑战。影片《银翼杀手 2049》并不简单地只是对未来科技发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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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思考，而其背后的哲学思考与伦理关系更加地引人深思：未来人类如何与科技共生共存。在未来，我

们不仅需要探索如何与科技共存，并在这个过程中保护我们的人性和尊严。同时，我们也需要思考关于

伦理、社会问题等方面的问题，以确保科技的发展不会对人类或环境造成负面影响。这些问题不仅是赛

博朋克电影的主题，也是我们面临的现实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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